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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韓
國
首
爾
明
洞
區
，
中
國
駐
韓
國
大
使
館
與
漢
城
華
僑
小
學
，
一
牆
之
隔

，
相
互
為
鄰
。
近
日
看
到
華
僑
小
學
舉
辦
紀
念
該
校
成
立
一
百
周
年
活
動
的
消
息

，
十
幾
年
前
的
往
事
不
禁
浮
上
腦
際
。

首
爾
明
洞
是
一
個
繁
華
的
商
業
區
，
小
街
縱
橫
交
錯
，
店
舖
一
家
挨
一
家
，

人
流
從
早
到
晚
湧
動
不
停
。
這
種
狀
況
雖
對
使
館
和
小
學
都
不
太
相
宜
，
但
兩
家

的
位
置
歷
史
悠
久
，
難
以
改
變
，
也
只
能
鬧
中
取
靜
。
使
館
是
個
偌
大
的
院
子
，

小
學
在
使
館
東
側
，
因
有
操
場
，
院
子
也
不
小
。
站
在
使
館
的
樓
上
，
孩
子
們
的

活
動
便
可
映
入
眼
簾
。

儘
管
相
互
為
鄰
，
但
十
七
年
前
中
韓
剛
建
交
時
，
使
館
與
小
學
仍
幾
無
來
往

。
那
時
由
台
灣
贊
助
的
華
僑
小
學
，
鑒
於
當
時
的
兩
岸
關
係
，
對
使

館
存
有
戒
心
。
記
得
第
一
次
使
館
為
華
僑
舉
辦
迎
春
招
待
會
，
我
們

特
別
邀
請
了
小
學
校
長
，
但
他
沒
有
出
席
。
孩
子
們
有
時
踢
球
落
入

使
館
院
內
，
也
只
爬
上
牆
頭
看
看
，
沒
有
學
生
過
來
撿
球
，
我
們
只

好
把
球
扔
過
牆
去
。
但
隨
着
時
間
的
推
移
，
相
互
關
係
開
始
和
緩
。

使
館
的
院
子
雖
大
，
但
有
草
坪
，
有
噴
水
池
，
東
邊
小
山
坡
上

長
滿
樹
木
和
花
草
，
因
此
客
人
來
訪
停
車
位
十
分
有
限
。
平
時
接
待

或
宴
請
，
客
人
不
多
，
停
車
尚
無
問
題
，
但
國
慶
節
、
春
節
舉
行
大

型
招
待
會
，
邀
請
賓
客
幾
百
人
，
停
車
就
遇
到
困
難
。
於
是
我
們
想

借
用
小
學
操
場
解
決
停
車
問
題
，
向
小
學
提
出
後
，
很
快
得
到
同
意

。
使
館
與
小
學
一
牆
之
隔
，
牆
中
間
有
一
扇
大

門
，
但
平
時
緊
緊
關
閉
，
沒
有
打
開
過
，
是
國

慶
招
待
會
幫
助
我
們
打
開
了
這
扇
本
來
相
通
的

大
門
。
自
那
次
以
後
，
使
館
每
舉
行
大
型
活
動

，
都
得
到
小
學
的
支
持
，
雙
方
來
往
也
逐
漸
增

多
。
此
後
，
使
館
為
華
僑
舉
行
迎
春
招
待
會
，

華
僑
小
學
校
長
也
來
出
席
。
他
是
一
位
年
逾
半

百
的
老
人
，
擔
任
校
長
已
多
年
，
在
華
僑
中
有
相
當
威
望
。
每
次
來

使
館
參
加
招
待
會
，
他
都
很
興
奮
，
說
小
學
能
與
使
館
為
鄰
，
他
感

到
很
高
興
。
還
說
以
後
使
館
有
什
麼
困
難
，
他
願
意
幫
忙
。

在
首
爾
幾
年
，
最
難
忘
的
是
，
從
小
學
傳
來
的
學
生
們
的
歌
聲

。
﹁小
燕
子
，
真
美
麗
，
穿
花
衣
…
…
﹂
稚
嫩
而
真
情
的
歌
聲
，
常

常
打
斷
我
的
工
作
。
不
是
嗎
，
這
正
是
五
十
多
年
前
我
幼
小
時
曾
唱

過
的
歌
，
沒
想
到
在
這
裡
又
重
新
聽
到
。
每
年
四
月
四
日
，
按
照
台

灣
的
習
慣
，
孩
子
過
兒
童
節
，
我
小
時
候
也
過
過
。
孩
子
們
整
齊
地

列
隊
在
操
場
上
，
先
是
做
體
育
舞
蹈
，
接
着
放
聲
高
歌
。
﹁天
之
崖

，
地
之
角
…
…
﹂
又
是
我
小
時
候
曾
經
唱
過
的
歌
，
我
不
能
不
停
下

手
頭
的
工
作
，
靜
聽
、
享
受
。

華
僑
小
學
已
成
立
一
百
周
年
，
我
在
首
爾
時
，
先
後
結
識
了
唱
紅
韓
國
歌
壇

的
華
僑
歌
手
周
炫
美
和
在
韓
國
現
代
汽
車
公
司
任
職
的
企
業
人
、
現
任
公
司
副
總

裁
的
薛
榮
興
等
僑
界
人
士
，
但
不
知
道
他
們
都
是
這
所
學
校
的
畢
業
生
。
據
報
道

，
一
百
年
來
，
華
僑
小
學
從
小
到
大
，
畢
業
生
已
達
八
千
多
人
，
在
當
今
韓
國
華

僑
社
會
起
着
軸
心
作
用
。
這
次
華
僑
小
學
舉
行
慶
祝
活
動
時
，
程
永
華
大
使
到
會

致
以
誠
摯
的
祝
賀
。
現
在
，
中
國
駐
韓
國
大
使
館
正
在
原
址
重
建
館
舍
，
暫
時
遷

出
辦
公
的
館
員
待
新
館
舍
落
成
後
還
會
回
到
原
址
，
與
華
僑
小
學
相
互
為
鄰
。
中

華
血
脈
把
它
們
連
接
在
一
起
，
難
以
割
捨
。

大千世界，人人皆望
成功，個個忌諱失敗，但
成功有大小，層次分高低
。美國心理學大師馬斯洛
有著名人生需求五層次說
，我也狗尾續貂，不揣淺

陋，湊成人生成功五層次說，供大夥茶餘
飯後一笑。

小鎮名醫，有救死扶傷之術；鄉村名
師，有點石成金之功；邊城巧匠，有巧奪
天工之技；村官鄉吏，有造福鄉梓之勞；
公司白領，有業務骨幹之謂。事業小有成
就，名聞三鄉五里，再加上教育有方，子
女成才，理財有道，家境小康，出門有車
坐，吃飯有酒肉，衣服多光鮮，鄰人皆敬
重。於是感覺良好，怡然自得，常以成功
人士自居。此乃成功第一層次，謂之小打
小鬧。

或廠長經理，或高工教授，或部門領
導，或演員作家。圈內略有名氣，行內小
有業績，富甲一方不敢誇口，養家活口綽
綽有餘，有房有車有權有存款，房不算豪
宅但且夠住寬敞，車不靚欠豪華但代步滿
行，權不大能管一畝三分地，存款有限也
應急夠用。酒桌上常能聽到恭維話，同學
聚會也不時小吹幾句牛皮，遇小事能做主
敢拍胸脯子，有風流者還以養個把小蜜為
榮。此乃成功第二層次，謂之初具規模。

朋友皆處長、廳長，交往盡董事長、
總經理；請吃飯有簽單權，一擲千金；開
公車有司機效勞，油費、維修全包，還都

是奔馳寶馬；三天兩頭出國考察，不是領隊就是團長。開
會是主要工作，常為應酬多而不勝苦惱；出差是家常便飯
，國內名山大川遍布足跡。偶爾也給希望工程捐點款，忙
裡偷閒給紅領巾做做報告。還因為位高權重，時常有人送
上紅包，打來糖衣炮彈，有人凜然拒絕，潔身自好，也有
人中彈落馬，身敗名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全看個人
修為。此乃成功第三層次，謂之卓有建樹。

常坐主席台，一說話就被人說是重要指示，或錄音，
或錄像；常到基層視察，一出門就前呼後擁，或部下，或
保鏢。時常在電視台出頭露面，或當特邀嘉賓，或為名人
訪談。不時接受記者採訪，談人生感悟，談成功經驗，談
青春寄語，多被後生小子奉為圭臬。成功自然多與財富相
伴，豪宅、名車、存款、股票皆不在話下，家中還多名人
字畫，稀世古董，或與外國政要合影，或世界名家饋贈禮
品。此乃成功第四層次，謂之功成名就。

事業登上頂峰，名聲遍布天下，不是代表，便是委員
，不是董事長，便是 CEO。時被邀請出國訪問，各種講
壇口燦蓮花，可支配億萬開支，可決策重大項目，有煌煌
文集問世，出口便是名人名言。為文則泰斗大師，如魯迅
、巴金、矛盾、老舍；為伶人則 「國際巨星」，如成龍、
鞏俐、章子怡、李小龍；為商則首富巨賈，如李嘉誠、包
玉剛、邵逸夫、霍英東；為官則封疆大吏，保一方平安，
興一片事業，留一世英名。他們慮事常思千秋百代之遠，
功業每造福萬千家鄉父老；生即注定青史留名，死則必致
萬民同哀。此乃成功第五層次，也是最高層次，能企及者
鳳毛麟角，謂之登峰造極。

人生成功五層次之分，未見科學，更非權威，戲說而
已。但一個人不論居何成功層次，是何成功高度，都值得
驕傲自豪，都不虛此生，活出了價值，活出了名堂。有意
者不妨對號入座，看看自己是何層次，居何高度，還有何
發展空間。

近日與福建來
京旅遊的友人同遊
南鑼鼓巷，本欲到
巷內著名的文宇乳
酪店小坐，孰料到
門前發現店已打烊

。早就聽說周末這裡排長隊，平時來
得晚了也只有閉門羹可吃，今日果然
如此，看着略有斑駁的朱漆大門，不
禁讓人想起舊時北京的乳酪店。

美食家梁實秋在《雅舍談吃》裡
收錄了這樣一家他比較鍾愛的乳酪舖
： 「酪有酪舖，我家附近，東四牌樓
根兒底下就有一家。最有名的一家是
在前門外門框胡同北頭兒路西，我記
不得它的字型大小了。掀門簾進去，
裡面也沒什麼設備，一邊靠牆幾個大
木桶，一邊幾個座兒，他家的酪，牛
奶醇而新鮮，所以味道與眾不同。大
碗帶果的尤佳，酪裡面有瓜子仁，於
喝嚥之外有點東西咀嚼，別有風味，
每途經其他或是散戲出來，必定喝它
兩碗……」 。

清嘉慶年間的竹枝詞寫： 「奶茶
有舖獨京華，乳酪如冰浸齒牙。」可
見乳酪已不只是宮廷御用小吃，在清
朝後期已成為京城奶茶舖的招牌冷
飲。

清末有不少奶茶舖都是店堂狹窄
，只可順着窗戶搭個很窄的炕，容客
人並排坐在上面，比較有名的酪舖數
當年東安市場內的 「豐盛公」，辛亥
革命之後，一向靠吃皇糧的滿族正黃
旗人何子照自食其力，在鄉下自辦奶
牛場，並從一位在御膳房當過差的大
師傅那裡討教了製作乳酪的秘笈，於
是清室很多遺老遺少成了這裡的主顧

。唐魯孫的《中國吃》裡這樣回憶： 「因為這家掌櫃
的頭腦比較新穎，請來一位師傅，是從前在清朝內廷
專門供應奶品小吃的能手，經過導遊人員這麼向各國
遊客猛一吹噓，所以豐盛公乳酪確實出過一陣風頭呢
。」 此外地安門大街的老德順、西華門內的香薷軒、
甘石橋的二合義、西長安街的二合軒也都是當時有名
的奶茶舖。

而名滿京城的乳酪魏更是人們所愛。它的創始人
叫魏鴻臣，是從宮廷御廚那裡得傳乳酪、酪乾、奶卷
等十三道宮廷奶品的做法。從清光緒初年（一八七五
年），在前門外大柵欄附近三慶、慶樂、中和、廣德
樓幾家戲院門口擺攤賣乳酪，到光緒十四年（一八八
八年），在門框胡同路西開店起名叫 「麟記」，他家
的乳酪號稱 「合碗酪」，把碗倒扣下來，酪都不會碎
灑外流，曾有詩為贊： 「新鮮味美數燕都，敢與佳人
賽雪膚，飲罷相如煩解渴，芳生齋頰潤於酥。」又有
詩曰： 「奶鮮凝凍定成型，酪潤潔白細膩晶。魏記清
宮得秘製，香甜涼爽味醇濃。」

喝乳酪是享受，做乳酪卻是費工夫。從熬煮鮮奶
到晾涼後點米酒，從送烤箱烤製到放冰箱冰鎮，每一
個環節都是大有講究，當時老北京人視為美味， 「閑
向街頭啖一甌，瓊漿滿飲潤枯喉。覺來下嚥如滑脂，
寒沁心脾爽似秋」。

姑媽從美國回來省親，帶來
幾件禮物，其中一個 「米歇爾玩
偶」最是奪人眼球。這個十五六
厘米高、將於聖誕節前正式投入
市場的人形玩偶，以美國 「第一
夫人」米歇爾‧奧巴馬為原型，

能活動、很可愛。生產商在官方網站上打出廣告稱：
「在美國，如果說還有人比貝拉克‧奧巴馬更受關注，

這個人無疑就是他的妻子——米歇爾‧奧巴馬！」這款
玩偶配有三套可以更換的 「露臂裝」：米歇爾在陪丈夫
競選總統時穿過的紫色連衣裙，她在總統就職典禮當晚
穿的黑紅相間的晚禮服，她出席美國深受歡迎的脫口秀
節目《觀點》時穿的黑白花的裙子。

確實，米歇爾‧奧巴馬的着裝一直備受關注，大多
數美國民眾對她的衣着打扮表示認同。儀態端莊的米歇
爾擁有驕人的身材曲線，也十分精於服飾的色彩搭配，
她總能隨心所欲地穿出異彩來。她認為，女性穿着的魅
力在於善於做 「加減法」，最會打扮的女人就是將一些
單品通過不同搭配展現出自己的別樣風采。她在清涼印
花裙上修飾以蕾絲花邊，再戴上花環，就盡顯海灘派對
的浪漫風情；她在一襲簡約黃裙上點綴一朵綠色花，便
凸顯清爽宜人的感覺；她在透明腰帶上搭配橘紅色或白
色的小飾物、用打底的蝴蝶結裝飾背心、將黃色小衫搭
配七分休閒褲，她崇尚的鴨綠色如今已成西方時裝界最
新 「流行色」……不斷變化的風格，既有親和力又不媚
俗，令這位第一夫人總是別具風采。

米歇爾的迷人之處，正在於她總是能以自己的身體
力行，掀起一股股風尚新潮，她也因此擁有越來越多的
擁躉。想當初她在白宮後園開闢菜地，親自下地耕種
「私房菜」並獲大面積豐收，早已膾炙人口。白宮菜地

也引發連鎖反應，大批美國民眾紛紛傚法，在房前屋後
開荒耕作，既鍛煉了身體、又節省了開支，成為應因經
濟危機特殊時期的一個佳話。日前，奧巴馬總統獲得本
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多數人感到驚訝，認為這個獎來得
太早太突然太容易了，畢竟奧巴馬上台不久，並未為世
界和平做出什麼重大貢獻。另有人懷疑歐洲是拿和平獎
「下套」，擔心美國會被緊箍咒束縛，美國輿論甚至勸

奧巴馬退獎。大多數民眾則認為，如果給 「第一夫人」
米歇爾頒個什麼獎，倒是名正言順的。

近百年以降，大概與民族情結相關
，有關曾經活躍於鼎革之際的 「秦淮八
艷」的話題可是紅極了。近十多年來，
隨着國學大師陳寅恪的被俗世所認識，
他的古奧而不通俗的《柳如是別傳》居
然也會走紅，成為了暢銷書。於是錢柳

因緣又成為熱鬧的話題，成為了娛樂大眾的好素材。
柳如是（一六一八─一六六四年）本姓楊名愛，改

姓柳，名隱。後又改名是，字如是，號河東君、蘼蕪君。
浙江嘉興人，幼年被賣到盛澤歸家院為養女，年稍長流落
青樓，與明晚期江南名士多有交往。錢謙益（一五八二
─一六六四年）字受之，號牧齋，又號蒙叟，江蘇常熟
人。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進士，官至禮部侍郎，
入清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明史館副總裁。錢氏早歲
科名，交遊滿天下。為文博贍，工詞章，尤長於詩，在明
朝晚期號稱詩壇盟主、士林領袖。明崇禎十四年（一六四
一年），柳如是欲託身錢謙益，扁舟訪其於半野堂，成就
了姻緣。自是兩人同居絳雲樓，讀書論詩相對甚歡，留下
不少的遺事與佳話。

對於柳如是的丰神秀骨，很多文人花了筆墨去描摹過
，讓這樣一個女人三百餘年都活生生地優游在了書葉裡文
字間。尤其是她第一次前往半野堂謁見錢謙益，則更是只
有柳如是這樣的女子才敢於嘗試，需要有大的勇氣與魄力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這樣一個二十出頭的風塵女子
，居然主動去謁見年過了半百的士林領袖，並且，她是帶
着目的前去的，要託身於他。這樣的決心與世俗的目的，
我看來，都是很美好的。因為這樣的切實與不虛偽。而我
所注目的，卻是那場景中，柳如是的裝扮：她穿的是男裝
，儒生的裝束。古人也注意到了這特殊的一點，所以花費

筆墨去記述它。佚名所撰《牧齋遺事》：
聞虞山有錢學士謙益者，實為當今李杜，欲一望見其

丰采。乃駕扁舟來虞，為士人裝，坐肩輿造錢，投謁，易
「楊」 以 「柳」 ，易 「愛」 以 「是」 。刺入，錢辭以他往

，蓋目之為俗士也。柳與詩內已露色相，牧翁得其詩，大
驚，詰其閽者曰： 「昨投刺者士人乎？女子乎？」 閽者曰
： 「士人也。」 牧翁愈疑，急登輿訪柳於舟中，則嫣然美
姝也。

這裡的描述是很詳盡也帶點誇張的，故事的情節性太
強，有構結的色彩。但是，柳如是的 「駕扁舟來虞，為士
人裝，坐肩輿造錢」是很清楚的，她當天是穿着男裝去拜
見錢謙益的。

記述柳如是的文字，最可靠的，自然是錢氏學生顧苓
的《河東君傳》：

崇禎庚辰冬，扁舟訪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裝，口
便給，神情灑落，有林下風。

幅巾裹頭，穿着男子裝束，底下卻是鞋弓襪小，口齒
伶俐，神情瀟灑，一派佻達書生的氣質──這樣的玲瓏可
人，怎能不令錢學士傾心呢。同樣是對錢柳初會的記述，
刊刻於康熙年間徐樹敏等編撰的《眾香詞》卻連見面的地
點都搞錯了，誤為杭州西湖，但有一點《眾香詞》卻沒有
錯誤，就是當天柳如是所穿為男裝：

聞虞山錢牧齋宗伯舟泊六橋，遂易巾服如諸生，改名
「楊隱」 投刺。驚才絕艷，議論風生，虞山見而異之。得

汪然明言其詳，虞山百計納為小星，稱 「河東夫人」 。
上面的三則記載俱見於民國學者胡文楷所撰《柳如是

年譜》。雖然字句各有不同，但至少有兩點是完全沒有疑
問的，一是錢柳因緣是出於柳如是的主動追求，二是錢柳
初會柳如是是男裝進謁。所以，王國維在他的《〈湖上草

〉漫賦三章》之三中道：
幅巾道服自權奇，兄弟相呼竟不疑。
莫怪女兒太唐突，薊門朝士幾鬚眉？
他對柳如是的勇氣也是讚賞的。但是他說 「幅巾道服

」卻說錯，大概是由於受到柳如是佞佛印象的影響，王國
維認為柳如是進謁錢謙益所穿為 「道服」，這是他弄錯的
地方。

女子穿男裝，確實很容易獲得瀟灑風雅的效果，這大
概與人的欣賞心理有一定關係。因為女性與男裝這兩者的
審美信息相反，給欣賞者的思維習慣強烈的衝突感與對比
感，就容易引發人的視覺衝擊，產生 「驚艷」的感覺。柳
如是是很懂得運用這條美學原理的，她其實不僅初次謁見
錢謙益時候穿男裝，婚後有時候上得廳堂，也是一身男裝
，民國葛昌楣《蘼蕪紀聞‧卷上》：

歸錢之後，稍自斂束……常衣儒服，飄巾大袖，間出
與四方賓客談論，故虞山又呼為 「劉儒士」 。

在男女大防的時代，女人穿了男裝在廳堂上與賓客議
論，是對道德底線最大的保留也是最大的挑戰了。柳如是
確實是個了不起的女性。這也難怪陳寅恪會從她的身上發
現了 「獨立之精神」與 「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別傳》
頁四），才會在失明後再為她寫下了那部《柳如是別傳
》。

在那個時代，妓女是個很特殊的人群，她們往往並非
以一般女子的常規面世。譬如行禮，在明朝中期以前，妓
女是盛行按照男子身份行稽首禮的，明朝的大才子馮夢龍
在他的《掛枝兒》 「隙部五卷」中有記載：

聞先輩云：四十年前，吳下妓者皆步行，使後生抱琵
琶以行，見士大夫及武弁，俱行稽首禮。近來此風，惟北
地庶幾猶存，而南國若掃矣。

他追述的是明朝中期以前的舊事。那時妓女不僅不坐
轎子，流行步行，遇見士大夫與武將也以同等身份行禮。
明朝前中期江南太倉人陸容《菽園雜記‧卷五》中也對那
時候女性使用扇子的變遷有記錄，可以反映出一些社會的
變化：

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
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上）

疾
病
來
自
細
節
對
安
詳
的
缺
失
，
或
者
說
是
安
詳
的
斷
路
。

細
節
的
壞
死
意
味
着
安
詳
不
在
現
場
。
就
像
一
個
人
靈
魂
一
旦
離
開

，
他
就
開
始
腐
爛
。

安
詳
是
細
節
的
靈
魂
。

因
為
我
們
能
夠
回
到
健
康
，
因
此
我
們
能
夠
回
到
健
美
，
繼
而
回
到

燦
爛
，
回
到
芬
芳
。
為
什
麼
安
詳
的
人
走
到
哪
兒
哪
兒
都
是
喜
悅
，
都
是

好
運
，
都
是
吉
祥
，
都
是
如
意
？

就
是
因
為
安
詳
來
自
源
頭
活
水
，
來
自
通
暢
。

為
什
麼
安
詳
者
會
被
人
們
無
緣
無
故
的
喜
歡
？

其
實
有
緣
，
也
有
故
。
安
詳
不
但
能
夠
使
自
己
健
康
，
使
自
己
燦
爛

，
更
能
使
他
人
健
康
，
使
他
人
燦
爛
。
因
為
安
詳
會
傳
染
。

最
新
科
研
結
果
顯
示
，
人
的
恐
懼
情
緒
能
夠
散
發
出
氣
味
並
且
為
他

人
所
感
知
。
而
恐
懼
和
焦
慮
會
促
使
身
體
分
泌
特
定
的
化
學
物
質
，
而
且

其
他
人
在
聞
到
這
種
氣
味
後
，
能
對
這
種
恐
懼
或
者
焦
慮
感
同
身
受
，
產

生
﹁移
情
﹂
。

德
國
杜
塞
爾
多
夫
大
學
的
貝
蒂
娜
‧
波
塞
博
士
和
同
事
做
了
這
樣
一

個
實
驗
：

他
們
邀
請
四
十
九
名
學
生
志
願
者
，
讓
他
們
在
參
加
大

學
口
語
考
試
前
在
腋
下
夾
脫
脂
棉
墊
，
搜
集
其
間
分
泌
的
汗

液
；
以
同
樣
方
法
收
集
四
十
九
名
學
生
平
時
騎
自
行
車
鍛
煉

時
所
流
的
汗
液
。
隨
後
，
研
究
團
隊
請
另
外
二
十
八
名
志
願

者
嗅
聞
這
兩
種
棉
墊
，
同
時
借
助
核
磁
共
振
成
像
技
術
分
析

他
們
的
腦
部
活
動
。
大
腦
掃
描
發
現
，
當
志
願
者
聞
到
﹁恐

慌
汗
﹂
時
，
大
腦
中
掌
管
情
感
和
社
交
信
號
的
區
域
活
躍
程

度
比
他
們
聞
﹁鍛
煉
汗
﹂
時
要
高
得
多
，
而
且
與
﹁移
情
﹂

相
關
的
部
分
區
域
也
受
到
了
影
響
。

因
此
群
體
中
若
有
人
恐
懼
，
他
釋
放
出
的
恐
懼
氣
味
，

能
導
致
這
群
人
出
現
不
同
程
度
的
恐
懼
情
緒
。

去
年
，
美
國
五
角
大
樓
的
科
學
家
們

也
發
現
，
來
自
焦
慮
者
身
上
的
氣
味
可
以

激
發
其
他
人
的
腦
部
恐
懼
相
關
區
域
的
反

應
。

而
萊
斯
大
學
心
理
學
家
丹
尼
斯
‧
陳

一
九
九
九
年
進
行
的
試
驗
似
乎
更
能
說
明

問
題
：
讓
一
組
志
願
者
嗅
聞
看
過
恐
怖
電
影
和
喜
劇
電
影
的

人
的
汗
水
。
超
過
半
數
的
人
可
分
辨
出
哪
些
是
看
了
恐
怖
電

影
人
的
汗
水
。
六
十
個
參
與
試
驗
的
人
稱
，
看
了
恐
怖
電
影

的
人
的
汗
水
氣
味
更
加
強
烈
，
更
難
聞
。

可
見
，
不
單
單
病
毒
可
以
成
為
傳
染
源
，
焦
慮
也
可
以

成
為
傳
染
源
，
恐
懼
也
可
以
成
為
傳
染
源
。

當
然
，
安
詳
也
可
以
成
為
傳
染
源
。

那
麼
，
當
全
人
類
都
成
為
一
個
安
詳
的
傳
染
源
，
這
個

世
界
該
是
一
個
什
麼
樣
子
？

其
實
這
個
道
理
我
們
老
祖
先
早
就
發
現
了
，
他
們
講

﹁境
由
心
造
﹂
，
病
也
由
心
造
；
他
們
還
講

﹁一
人
得
道

，
雞
犬
升
天
﹂
，
在
我
看
來
，
就
是
一
人
獲
得
安
詳
，
全
家
都
跟
着
沾
光
，

周
圍
的
人
都
跟
着
沾
光
。

那
麼
，
當
世
界
上
的
每
一
個
人
都
﹁得
道
﹂
呢
？

安
詳
是
唯
美
地
活
着
。
安
詳
本
身
是
大
美
，
因
為
美
在
源
頭
，
而
安
詳

則
是
從
心
靈
源
頭
流
出
的
清
泉
。

安
詳
的
世
界
本
身
就
是
一
個
唯
美
的
世
界
。

妖
精
為
什
麼
那
麼
喜
歡
唐
僧
，
有
許
多
許
多
答
案
，
但
最
重
要
的
答
案

應
該
是
唐
僧
獲
得
了
安
詳
，
他
的
身
上
有
一
種
安
詳
之
美
，
有
一
種
來
自
安

詳
的
磁
力
。

一
個
安
詳
的
人
，
不
需
要
唱
念
做
打
，
不
需
要
丹
青
渲
染
，
不
需
要
起

承
轉
合
，
他
坐
在
那
裡
，
本
身
就
是
美
了
，
就
是
一
台
讓
人
百
看
不
厭
的
大

戲
了
，
就
是
一
本
讓
人
百
讀
不
厭
的
大
著
了
。

真
是
：

他
靜
靜
地
坐
在
那
裡

什
麼
也
不
說

只
要
他
看
我
們
一
眼

我
們
就
進
入
愛

一牆之隔的鄰居 延 靜

人
生
成
功
五
層
次

齊

人

柳如是的男裝 蘇 迅

給
米
歇
爾
一
個
獎
？

馬

佳

安詳是健康地活着 郭文斌

老
北
京
的
美
食
：
乳
酪

許

揚

全
運
會
上
劉
翔
又
奪
金
！
腳
傷
之
後
劉
翔
再
戰
江
湖

，
亮
相
的
成
績
不
可
謂
不
驚
艷
。
門
票
價
格
翻
幾
倍
，
仍

然
一
搶
而
光
，
一
票
難
求
。
劉
翔
到
底
有
多
麼
牽
動
國
人

的
心
，
由
此
可
窺
一
斑
。

這
是
一
個
自
我
極
度
膨
脹
的
社
會
，
越
來
越
多
的
人

沒
有
偶
像
，
不
屑
崇
拜
。
管
你
這
﹁星
﹂
那
﹁星
﹂
，
都

很
難
獲
得
全
心
全
意
，
一
點
不
挑
剔
的
欣
賞
。
章
子
怡
這

樣
的
國
際
明
星
，
親
自
辦
個
電
影
發
布
會
，
都
沒
多
少
人
買
賬
。
然
而
我
們
對

待
劉
翔
，
就
像
集
體
被
驚
雷
劈
到
，
眾
人
歡
聲
雷
動
，
無
法
控
制
地
愛
上
劉
翔

。
腳
傷
對
於
一
個
靠
腳
發
力
的
運
動
員
而
言
，
那
絕
對
是
致
命
的
。
所
以
北
京

奧
運
劉
翔
臨
場
黯
然
退
賽
，
多
少
人
神
傷
。

在
自
己
家
門
口
，
當
着
萬
眾
期
待
群
情
激
昂
的
目
光
，
劉
翔
最
後
毅
然
的

退
賽
，
不
可
謂
不
驚
險
。

那
個
時
候
，
第
一
次
有
人
開
始
﹁罵
﹂
劉
翔
懦
夫
。
許
多
身
在
事
外
的
人

無
法
理
解
，
認
為
劉
翔
即
使
﹁秀
﹂
一
回
精
神
，
走
着
完
成
比
賽
，
也
不
該
放

棄
。
我
想
說
的
是
，
但
凡
做
過
一
回
，
哪
怕
是
校
園
範
圍
內
的
運
動
員
，
都
該

明
白
，
一
個
運
動
員
的
情
操
與
胸
懷
。
運
動
場
上
要
奉
獻
毫
無
保
留
的
精
彩
，

而
非
僅
為
做
秀
的
表
演
。
運
動
精
神
所
蘊
涵
的
意
義
，
首
當
其
衝
，
應
是
健
康

。
尤
其
是
年
輕
的
劉
翔
，
﹁留
得
青
山
在
﹂
，
才
是
至
為
重
要
的
。

所
幸
，
如
我
一
般
的
人
還
有
很
多
很
多
。
劉
翔
算
是
有
驚
無
險
地
過
了
北

京
奧
運
退
賽
的
一
關
。
否
則
就
不
會
有
今
天
復
出
的
驚
艷
！

其
實
，
最
難
忘
的
還
是
雅
典
奧
運
會
。
劉
翔
身
穿
鮮
艷
的
紅
色
戰
衣
，
以

絕
對
優
勢
的
瀟
灑
姿
態
旋
風
般
衝
過
終
點
時
，
已
經
成
就
了
永
恆
的
驚
世
之

典
。

最
喜
歡
劉
翔
的
一
個
動
作
，
披
着
五
星
紅
旗
，
一
步
躍
上
最
高
領
獎
台
，

長
腿
分
開
，
站
成
霸
道
的
﹁大
﹂
字
。
好
一
派
王
者
風
範
。
亞
洲
人
從
此
愛
上

劉
翔
，
不
是
傳
說
。
驚
世
、
驚
險
、
驚
艷
。
按
時
間
順
序
回
顧
劉
翔
的
十
年
，

這
﹁三
驚
﹂
，
每
一
﹁驚
﹂
都
是
經
典
。
像
極
了
人
生
的
過
程
，
一
波
三
折
，

在
最
低
谷
的
時
候
咬
牙
頂
住
，
最
終
贏
來
生
命
中
的
艷
陽
天
。

武
林
秋
色

（
攝
影
）
紫

楓

劉
翔
的
三
個

﹁
驚
﹂

典

楊
不
離


